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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峻的长篇小说《阶梯》出版
一年多了。我作为这部小说的第一
读者和同行，真的为他高兴。这不
仅为文学百花园增添了一朵五彩斑
斓的山野之花，尤其是对冯峻来
说，也标志着他由监狱学研究向文
学创作华丽转型的成功。我之所以
说是“山野之花”，是指《阶梯》的
原生态生活、原生态情境和原生态
呈现。因为原生态，所以，是一种
清新脱俗、淳纯厚道、朴实无华，
区别于常态的、给人带来非同凡常
的阅读享受。

小说以一名 25 岁的“落魄青
年”马梓筠——“这个时代年轻人
中罕有的还存在阶级身份意识的时
代落伍者”，初入职监狱人民警察，
在“21世纪初的某日”“游魂”一
般的来到“浙省的北大荒”——北
关林场报到为开篇，以监狱在新世
纪的改革发展为基本背景，以浙北
的并不发达的乡村为基本方位，全
景展示了这个带有叛逆、灰色又基
本品质不坏的青年人的情爱画卷。
全书以马梓筠以放纵的情爱开始，
以委曲求全、与现实妥协的婚姻结
尾，用全息的手法，给读者诠释了

“新新人类”在“开放”与“欲望”
并存的时代里，与传统情爱观的极
大不同；用隐喻的方式，给读者解构
监狱工作在市场经济背景下，遇到的
困境、挑战；用泼墨的写意，给读者
呈现了并不发达的浙北底层社会生存
的艰辛、无奈和某种程度的自得其
乐。尽管小说里的主人公马梓筠的爱
情，近乎于鼠蚁之爱，但是，我读
之后一直铭记在心，随时被唤醒的
主题是：青春万岁！爱情万岁！

每一个过来之人，都会有这样

的同频感受：青春是绚丽的，绚丽
到不仅可以挥洒，甚至可以浪费；
爱情是斑斓的，斑斓到不仅快乐，
甚至可以疼痛。而《阶梯》就近乎
于书写主人公马梓筠青春的浪费，
爱情的疼痛。这个近乎悲剧的小
说，也正是小说的看点。

《蚁鼠之爱》 是冯峻长篇小说
《阶梯》原来的书名。所谓蚁鼠，用
小说里的话说，“他们尴尴尬尬地活
于人世，活着非如己所欲，生不如
死；死去又尚有留恋，苟延残喘。
家庭背景尔尔，相貌气质尔尔，学
历见识尔尔，做什么工作能力都是
尔尔。” 既然是鼠蚁之爱，自然就
不是公主王子之爱，也不是公主老
鼠之爱，也不可能是王子蚂蚁之
爱；鼠蚁之爱，只能是蜗居的爱、
屌丝的爱、草根的爱、无声无息的
爱、自怨自艾的爱、自生自灭的
爱，甚至只能是无奈的爱、凑乎的
爱、勉强的爱。鼠蚁之爱，当然也
不排除可能成为稀有的、珍贵的、
难得的温暖的爱、幸福的爱、快乐
的爱。就《阶梯》而言，小说所要
表达的所谓的鼠蚁之爱，是被急速
奔涌、狂风暴雨般的现代化浪潮席
卷所抛弃的被称之为人的人，他们
的身份、命运、生活等等，几乎其
实与鼠蚁的情形无异，他们生活在
社会的底层，他们爱里的酸楚、无
奈以及艰辛，更多的是体现为与命
运抗争的爱，传宗接代的爱，甚至
为性释放而动物性的欲爱。也许我
们会说改革开放前，我们经济发展
水平、社会文明水平与现在不太一
样，那时的幸福感不是很强烈吗？
问题是，在改革浪潮的推动下，在
整个国家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
的转型中，全社会呈现出较多功
利、烦躁、轻狂、无厘头的景象，

以及中国转型里，传统社会的糟粕
与西方舶来的“市场经济”“劣劣结
合”对公众所造成的那些巨大的冲
击以及对于冲击的条件反射所回应
的“金钱崇拜”“利益崇拜”“身份崇
拜”等等，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对于
幸福、对于快乐、对于成功等等传统
的认识，都在发生某些逆转。在此情
境下的人们，一切美好会被扭曲、变
形和异化。这是小说一唱三叹的主
题，更是某种残酷的现实情形。

在中国文学历史上，以写情性
之爱而扬名的小说，当然首选《金
瓶梅》，而爱情书写巅峰的作品，当
之无愧的 《红楼梦》 为首选。然
而，在别于道学家的判断和定位，社
会学家看到的是社会问题，由情、由
爱、由欲，折射出来的社会问题、社会
治理问题比比皆是。《阶梯》小说的故
事，这足以提振、唤醒甚至引发阅
读人的阅读兴趣和期待。《阶梯》
里，作者对两性场景的描写，可以
说是做到了惜墨如金。冯峻试图刻
画当下青年人，在市场经济的浪潮
里迷失自我的同时又保持适当自律，
在道德的边缘游走又守住法律底线，
善于学习又自知发展提升无望而没有
彻底自暴自弃的复杂的人生旅程和烦
乱的人性剖析与批判。使小说主题合
于主流思想，进而合于“主旋律”。

总之，《阶梯》是一部倾注作者心
血，并试图证明自己的一部好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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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海飞致力于谍战小说的写
作，其作品多以中国现当代历史为
背景。近年来，他将关注目光投向
中国古代社会，以明朝万历年间为
故事时间，创作了“锦衣英雄”系
列古代谍战小说。作为该系列的第
二部作品，《江南役》承袭前作《风
尘里》的情节内容以及人物设置，
将故事背景转向秋日江南，在杭州
的桥头井边开启一段轻松惬意的南
方叙事，似乎淡化了题记部分蝙蝠
掳掠孩童案所营造的恐怖气氛。但
题目中的“役”字，以及伴随主人
公田小七出场的宝通快马（万历皇
帝所送），已经在篇首暗示出人物的
这趟行程与皇权稳固以及家国安宁
的重要联系。

小说全文结构较为清晰，由开
场、七章正文以及尾声构成，开场
部分介绍杭州城中的系列案件——
七名男童相继被蝙蝠群掳走，后续
七章依循凌晨到夜晚的时间发展，
对应田小七在杭州城的七天生活，
亦牵引出文本中另一重大谜题——
钱塘火器局的军火专家赵士真被人
掳走。两个主要谜题作为开篇即存
在的重要线索，贯穿了小说发展始
终，并在其后的发展中，一线指向
皇权斗争，将前作中已经初见端倪
的皇位之争及其背后的权谋诡计逐
渐揭破，一线牵连倭寇阴谋，把日
本巾海道这一组织试图实施“破竹
令”、烧毁六和塔、敲断杭州龙脉的
意图和行动都暴露无遗。基于上述
双重线索，小说展示了锦衣卫北斗
门掌门人田小七为主、杭州守戍军
副千户薛武林为辅的人物调查过
程，也写出他们身边的诸多人物的
努力行动，在快节奏以及画面感十
足的叙述中，完成对上至朝堂当权
者、下涉民间普通人的抗御外侮行
动的描写。

主人公田小七在杭州城中四处
查问，无形中扮演了侦探的角色。
基于对线索的整合和推论，他逮捕
倭寇成员松吉，数次与倭寇直接交
手，救出赵士真以及被掳掠的孩
童，直至最终在杭州城内各处城门
以及六和塔下跟倭寇决一死战，粉
碎巾海道全盘计划。人物从前作中
隐居幕后的位置走向了台前，在跟
倭寇这些隐形遁踪的敌手进行对抗
时，用个人智慧以及武技拯救了身
边的朋友、百姓以及登塔参与庆典
的皇帝，潜隐地为家国以及民众安
宁作出了奉献，与新武侠小说中

“为国为民”的侠客颇有相似之处。
人物身边的伙伴也都秉持着类

似的信念，置个人生死、安危于度
外，为保护杭州城以及国家军火机
密的行为平添了悲壮色彩。他们一
次次付出血的代价，为的是保护一
座城市和一个国家的安全，他们的
对敌斗争态势，就像众人在六和塔

所目睹的钱塘江潮，从最初的冲天
而起、雷霆万钧，发展至连天蔽
日、摧枯拉朽，再到最终慢慢消
散、云淡风轻，人物身上的家国情
怀却不曾消散。

谍战小说对主要人物家国情怀
的表现，往往借助不同国族的隐秘
战线对抗描写完成。本作亦延续了
这种处理方式，在对对抗双方人物
特别是倭寇进行处理时，着意强调
其“双面性”特质。这些敌对势
力，恰如隐藏在黑暗环境中不能以
真面目示人的“鼹鼠”，只能借助多
个化身活动在杭州城中。为了完成
巾海道的“破竹令”计划，创始人
子丑的女儿灯盏，与丈夫携手来到
中国，以多个身份游走在街巷之
中，她是戏班中演出的鲤鱼，一脚
将绣鞋踢在赵士真侍卫山雀的脸
上，以色诱方式为绑架赵士真提供
便利条件；她是相貌丑陋的杨梅，
借柔弱之势吸引土拔枪枪，试图骗
取《神器谱或问》母本；她是伪装
的傻姑，以虚假的身份和书稿迷惑
赵士真，以解药威胁对方交出《神
器谱或问》母本。她与丈夫的手下
石田、松吉、剃刀金等人，像水滴
一样渗透进了杭州城的日常生活之
中，成为喜庆坊老板余船海、巾山
社统筹负责人以及剃头匠，在明暗
兼具的双面生活中，联通了巡抚高
官以及贩夫走卒，为计划实施提供
便利条件。

在与这些敌对势力进行殊死斗
争后，田小七却在结尾一切尘埃落
定时，拒绝了皇上提出的“回京”
要求，将锦衣卫的“忠君”信条摒
弃在身后，选择留在杭州。个人感
情以及皇权压力使他主动放弃以往
的“荣耀”生活，从英雄之位上退
下，回归到普通的日常之中，走出
了此前情感执念的牵绊，也走出了
人对功名利禄的无妄追求，凭借个
人选择区别于以往谍战小说中的主
人公类型，呈现出更贴近生活的价
值观念：国家利益固然重要且需要

个人努力捍卫，但个人生活也是日
常现实的重要部分。

作品中的多个人物亦都以个人
选择影响了事情的发生及其走向，
展示出人物在家国情怀这个宏大主
题之下的日常生活样貌：赵刻心不
愿继承父亲的火器局，反而将与孩
子们在一起的孤儿院作为人生寄
托；吉祥从平淡的日常生活中走
出，接替哥哥田小七的锦衣卫“事
业”；土拔枪枪为了感情置兄弟告诫
于脑后，导致兄弟为自己死去后，
只能偷偷为孤儿院留下炊饼，然后
孤独离去……每个人为自己的选择
承担了责任和后果。这些人物身上
也体现出一种重要特质，即“替代
性”。正如赵刻心替代无恙陪伴在田
小七身边，吉祥替代田小七成为锦
衣卫，前作中因爱人春小九为自己
而死意志消沉的甘左严，也在杭州
城中找到了誓要成为“新的春小
九”的柳火火，并在田小七的资助
下，将带有众人京城狂欢记忆的

“欢乐坊”开到杭州。
与上述具有延续性且指向未来

生活发展方向的“替代性”特征相
对应，小说还对人物选择的结果进
行了一种因果循环的展示，比如赵
刻心在与倭寇的对抗中，目睹大
火，随即昏倒，牵扯出其童年时的
一桩旧事：自己年幼好奇，用父亲
的凹凸镜折射的阳光点燃了旁边的
茅草顶赌坊，母亲冲进火场，想要
救出最后剩下的小男孩，却与对方
一起被烧死。自此，火光于她而
言，意味着丧母和伤害无辜者生命
的罪责，但田小七却用三言两语证
明自己的真实身份，即是当年火场
中被救的男孩，以自己的存在洗刷
了姑娘内心的罪责。薛武林与昔日
战友刘大壮的恩怨故事也是一种体
现：早年薛武林被俘时，向阿部投
降，被释放后将伤重的刘大壮带回
国内，成为对方的救命恩人。但他
后续所策划的蝙蝠掳掠男童案件，
将刘大壮的儿子刘四宝也一并掠
走，在刘四宝发现自己后，他担心
罪行败露，拔刀杀死了还在拼命保
护自己的孩童。恩怨纠葛在他对待
父子两代人的态度中被诠释得令人
唏嘘。阿部、灯盏最终逃离杭州
时，乘坐的恰是水牛的父亲之船，
而水牛正是在驻守弹药库时被阿部
杀死的官兵，死后还被他残忍割下
舌头烹制。老人通过对话了解对方
身份后，选择弃船入水，不管是去
意已决还是暂避风头，都留下这夫
妻二人及一叶扁舟在水中飘摇。

白居易《忆江南》中“最忆是
杭州”“其次忆吴宮（苏州）”，戴
表元 《湖州》 中“行遍江南清丽
地，人生只合住湖州”……古代诗
文状写江南之景极尽美妙，海飞则
在《江南役》中对江南的抗倭战斗
和人物情感进行展示，完成了家国
情怀以及个人选择两大主题的书写。

江南历史传奇中的家国情怀与个人选择
洪明强

湖城红旗路在新中国成立之
初是由彩凤坊、黄沙路、学前
滩、法院街改建而来，南街在拓
宽观凤巷后，长只有1000米，与
红旗路形成了一个“丁”字路
口。六七十年代，三叉路北顶
端，建了一个高约4米，宽约10
米的大型语录牌，每逢国庆、新
春佳节之际，语录牌上会写上祝
贺语、或张灯结彩以示庆贺，语
录牌是当年的宣传窗口，也是大
型集会的舞台、游行的始发地。
新仓前和虹门口，就藏隐于语录
牌后，两边只留出一条小路，可
通往里面的新仓前，那些年，新
仓前的街名几乎让湖州人给遗忘
了，住里面的居民习惯说：“我家
就住在语录牌后面。”

新仓前，南起红旗路，北至
榆树街，与虹门口隔街相连，长
189 米，宽 4.5 米，据史料上记
载：“元代湖州泰定仓在湖城霅溪
东岸右文馆处，明代迁移至乌程
县桥东侧，新建的泰定仓称为新
仓，故其前形成的古街巷称为新
仓前。”清光绪《乌程县志》上记
载：“便民仓即大仓，在安定门内
西岸南仓铺。以漕输远艰，移近
水次，乃改建于此。”新仓前，
1970年9月改名为五星街，1981
年10月恢复原名。

据 《闾里记》 一书中记载：
在新仓前以西的学宫原址上，明
朝时建有文庙、明伦堂、东西泮
池，并筑有泮桥分别通往文庙、

明伦堂，泮池周边绿树成荫，池
水终年不浅，是明朝时湖州的一
大胜景，文庙也是湖州唯一的孔
庙遗址。

1919年 5月，学宫原址上创
办了浙江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并
建三师附小，抗日名将郎玉麟就
读于该校，毕业后留在三师附小
任教，以实现他“教书育人，建
设家乡”的理想，1937年，日军
占领湖州后，枪声四起，乱杀无
辜，百姓民不聊生，郎玉麟一怒
之下投笔从戎，参加了吴兴县抗
日游击大队，并担任大队长，成
为一名让鬼子闻风丧胆的抗日英
雄。后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并入省
立三中，旧址废弃。

1958年，嘉兴地委迁入学校
的旧址，成了地委的机关大院；
1983年撤销地委，设立中共湖州
市委，旧址又成了市政府西大
院。西大院内东边靠新仓前街口
有一个高墩头，上面建有假山、
凉亭，和新仓前仅一墙之隔。新
仓前中段有湖州手帕厂。厂大门
就在新仓前街的西边，厂区面积
不大，紧挨市府机关大院，主要
生产各种手帕，销往全国各地，
工人不多，但手帕厂是新仓前、
虹门口一带仅此一家工厂。我市
已故地方文化名人寇丹先生，曾
在手帕厂里工作过多年，后调入
乡镇企业局，他著有 《壶里乾
坤》《鉴壶》《茶具入门》 等专
著，论文 《探索陆羽》 一书有
中、韩文版，曾被韩国评为首批
世界12位《世界茶人》之一。

新仓前东面是大片的古建筑
群，也是老湖州居民的聚居地，
几十年前，里面的巷子纵横交
错；墙门堂、大杂院，一幢幢木
质结构，青砖黑瓦的徽派楼房连
成一片，四处的墙壁上长满了青
苔；瓦面上，一些无名小花从瓦片
的缝隙间绽放而出，青石板的地
面，人走在上面发出“咚咚咚”的响
声，余音会在古巷里回荡。上世纪
70年代初改筑了水泥路，里面分别
有直经巷、前经巷、中经巷、后经
巷，还有府西街西段、高墩头等。

前经巷，又名前经堂巷，东
起直经巷，西至新仓前，长 70
米，宽2.7米，20世纪前期被定为
五等街巷，1970年9月改名为五
星街一弄，1981年10月恢复原名
为前经巷。

中经巷，又名中经堂巷，东
起直经巷，西至新仓前，长 69
米。宽2.3米，20世纪前期被定为
五等街巷，1970年9月改名为五
星街二弄，1981年10月恢复原名
为中经巷。

后经巷，又名后经堂巷，东
起直经巷，西至新仓前，长 67
米，宽2米，是四条巷子中最窄的
一条古巷，巷子里的少数民房后
门与榆树街相通，可以从两头的
街巷进出，十分方便，20世纪前
期被定为五等街巷，1970年9月
改名为五星街三弄，1981年10月
恢复原名为后经巷。

直经巷，又名经堂巷、迁善
坊，南起红旗路，北至虹门弄，
长244米，宽2.5米，是众多巷子
中唯一的一条贯穿巷子，整条巷
子四通八达，也是最长的巷子。
古巷幽幽，两旁的徽式二层楼房
沿巷而立，显得十分古朴、宁静。
清乾隆《湖州府志》上记载：“经
堂巷，在黄沙路口北，晋纯孝潘综
裔孙元，居此。行谊纯笃，凡迁此
者，皆化为善，故名迁善坊。”巷
子曾改名为红旗路四弄，1981年
10月恢复原名直经巷。

府西街，是直经巷东面的一
条横街，西起直经巷，往东约80
米就是爱山街。在直经巷和爱山
街之间，有条往北地图上都找不
到的断头无名小弄，在弄堂西侧
有一个高墩头，高墩头高约5米，
上面建有湖州第一幼儿园，这在
40年前，幼儿园在湖城还没有普
及的情况下，幼儿园连同高墩头

一起出了名。过爱山街再往东约
90米，就是志成路，府西街全长
约170米，沥青路面，

榆树街（今还在），东起爱山
街，西至劳动路，长296米，宽4
米，1970年9月改名为劳动路四
弄，1981年10月复名为榆树街。
榆树街南面是市府西大院的围
墙，北面是居民住宅区，闹中取
静。由于当年不通汽车，榆树
街，便成了市民们去老城区的主
干道。为方便附近的居民，市府
曾在西大院靠榆树街的围墙上，
开设过一个便民窗口，专门出售
白馒头、嵌着红丝绿丝、红枣的
发糕，曾让居民们享尽了口福，
且价格又便宜，每天排起了长队。

在榆树街和新仓前的东路
口，笔者有个同事住一个墙门堂
里，里面有个很深的大院子，院
子南有一幢古建筑。虽不是楼
房，但房子的高度足有4米多，屋
面上的瓦片铺展得很整齐，马头
墙高过巷子里的楼房，扇扇窗子
上、一个个廊檐上、立柱上、横
梁上都雕有花纹，40厘米宽的木
板铺地，整个建筑显得很大气，
俨然像一件精雕细琢的艺术品。
同事住的房间边有个后门，通往
后经巷。榆树街往东右拐经爱山
街，可以来到红旗路最繁华的地
段，附近有“中华老字号”丁莲
芳千张包子店，周生记馄饨店
等。榆树街左拐经爱山街，再右
拐过工人文化宫，便是人民公
园，和湖城的“蟹墩子”。

虹门口，南起新仓前，北至
鸿禧寺巷，长197米，宽3.9米，
沥青路面。1970年9月改名五星
街，与新仓前合并成一条街，
1981年10月重新复名。说起虹门
口，笔者在上高中时，曾听一位
老人说过一个有趣的民间故事：
相传，在明朝永乐年间，有一
天，一位农妇从乡下来到新仓
前，看到一位大嫂站在门口，递
上纸条上的地址便问：“嫂子，黄
（黉）门口往哪走？”那大嫂看了
一眼农妇，又看了看纸条上的地
址，笑着回答道：“大妹子，这里
没有黄门口，只有黉门口，这个
字不读‘黄’，读‘黉 （虹） ’，
就在后头。”大嫂说着，手朝北边
一指，农妇走了，大嫂心里嘀咕
着：这“黉”字也太繁琐了，难
怪大妹子要说错。

虹门口古时称黉门口 （学宫
之门），由于“黉”和“虹”是同
音，又因“虹”字书写起来比较
方便，故黉门口在漫长的岁月
里，渐渐演变为虹门口。虹门口
处，古时恰好位于乌程县学堂门
口，虹门口由此而得名。

虹门口上段，基本上以平房
居多，因年久失修，早在30多年
前就已显得有点老旧、破烂。在
虹门口以北有条虹门弄，弄堂呈N
型，向东折南与直经巷相连，继
续向东可通往爱山街，长约200
米，宽约4米，原湖州城建局就坐
落在弄堂里，湖州城建局搬出虹
门弄后，刚成立的湖州城管监察
大队随后入住。

虹门弄往西可通往爱山小
学、铁佛寺，铁佛寺在前次《劳
动路上的劳动者》一文中，笔者
曾介绍过，本文就不说了。爱山
小学坐落在虹门口和劳动路中
间，西与铁佛寺紧挨着，学校大
门就在寺院旁的小弄里，出后门
便是虹门弄。爱山小学创建于
1902年，1956年和铁佛寺旁的崇
文小学合并，学校几次扩建校区
面积，是当年湖城设施齐全，教
育质量最好的学校。校名来自宋
代湖州知府、诗人苏东坡的一句诗

“尚爱此山看不足”，取诗中“爱
山”二字。爱山小学虽历经“文
革”，学校曾改名为“反修小学”，
但学校始终坚持以教育为本，笔者
的初、高中同学有近三分之一毕
业于该校。当下，爱山小学已是
湖州的名校，有几个校区。

在虹门口中段，有3条不知名
的古弄，分别坐落在虹门口的东
侧，用湖州话说，这3条古弄走到里
面都是“瞒屁股”，大概是不通另一头
的缘故吧。这3条弄堂两旁的居民
楼都保存完好，可到了冬天，弄
堂里见不到阳光，感觉很冷，夏
天热气又出不来，像个蒸笼。

鸿禧寺巷，东起爱山街，西
至虹门口，是虹门口的东顶端，
长123米，宽4米，1970年9月改
为劳动路八弄，1981 年 10月复
名。鸿禧寺巷原来能通往劳动
路，巷长近300米。1972年建湖
州四中时隔断了鸿禧寺巷。巷西
新中国成立之初有鸿禧寺。据
《湖州府志》上记载：“该寺建于
南朝梁武帝二年（536年），初为
宝胜寺，历代多变化，宋大中祥
符年间（1008至1016）改为鸿禧
寺。清康熙二十五年 （1686年）
重修。”故巷子取名为鸿禧寺巷，
新中国成立之初寺庙拆除改建煤
球厂，后为湖州包装彩印纸箱
厂，湖州羽毛扇厂的厂址。笔者
的几个同学朱小杰、仲建英、徐
小萍就居住于古巷附近。

1973年上半年，湖州人民中
学从朝阳巷搬到虹门口新校址
后，改名湖州四中。漂亮的教学
大楼，干净的水泥地，让全校师
生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尽管
操场上还是泥地，但朝阳巷里的
旧校区和新校区是无法比拟的。
笔者是湖州四中 76 届高中毕业
生，学校在没迁入前，操场上正
在挖防空洞。防空洞建好后需要
大量土石方填埋，学校动员师生
们放晚学后到场地上敲土石方，
防空洞填埋后建了一个大操场，
学校的后门就是公园路。

学校迁入新址已是七十年
代后期，学习已逐步进入正规。
每天早上做完广播体操，同学们
还要到校外跑步，我们跑出鸿禧
寺巷，折入爱山街，向南跑200
米右拐，进入榆树街，往西跑100
多米再右拐入虹门口，这么一大
圈跑下来同学们早已大汗淋漓，
口干舌燥。返回学校后，同学们
又纷纷跑出学校，来到爱山街与
公园路转弯处的古井旁，借附近
居民的提桶，往井里打井水喝，
同学们都说：“这井水甜滋滋的，
真解渴！”虹门口是居民区，白天
并不热闹。自湖州四中搬入后，
每天上下课的铃声，上学、放学
的喧闹声，打破了虹门口的宁
静。1976年6月底，我们高中毕
业时，湖州四中已是湖城设施最
齐全、教育质量最好的学校。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新仓
前、虹门口、湖州四中的拆除，
使南街一路向北延伸，让湖城的
交通变得更加通畅，这是城市发
展的必然趋势。但古巷里的往
事，足迹，仍让我们这代人魂牵
梦绕，挥之不去。

（注：感谢姜祖威先生提供部
分史料记载、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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